
大地上的草木依旧青青如茵，大多数的
花朵早已凋零，山色一样葱茏，大地处处鎏
金。漫步于长长的淦河步道上，俯下身子拾
起一片秋的落叶，安放于胸前怀间，任阵阵
微风吹过，整个身子如释重负。抬起头，眺望
澄澈高远的天空，褪尽了一个夏日的喧闹，心
又归于宁静与踏实。翠鸟叫的一样欢快，蝉鸣
声已明显不如之前那般急促，浅秋淡淡的味道
悄悄地弥漫于田野山坡，浸透人的周身。

捋一捋头上的乱发，抖一抖身上的尘
土，轻风拂去汗渍，浮云带走过往，一切的美
好与憧憬就如天边的云彩触手可及、信手拈
来。丰收的喜悦堆满坡坡岭岭、大垄大畈，
遍及田间地垴、树梢枝头。这是一个富于联
想和思念的时节。

经过一个漫长夏季的暴晒、狂扫和清
洗，天空变得格外的湛蓝、通透和明亮。秋日
的云彩总是不紧不慢、悠然自得，比起早春的

浮云蔽日和盛夏的波谲云诡，秋日的云彩显
得更加的安详恬静、淡定自然、沉稳笃信。

秋日云彩的美一定是上天赐予的，它是
春雨的结晶，夏日的升华，它是霜的前奏，雪
的序曲。秋日的云彩是一本精装的诗书，拿
在手上沉甸甸的，读来又是那么的赏心悦
目，至纯至美。秋日的云朵或丝丝缕缕，连
绵不断，或沸沸扬扬，波澜壮阔，或袅袅亭
亭，风姿绰约，或委委佗佗，雍容华贵。云朵
和着微风就像一首美妙的音乐，轻轻拨动，
就能触及心底，立即奏出最美妙的音符。

心，随风儿飘去，思念躲在云朵的深处，
偶尔露出惬意的笑声。大地被秋日的云朵
打扮得更加的绚丽多彩，云彩不断地变幻着
袅娜的身姿，每个人的思念都会搭乘自己心
仪的云朵班列去到远方。

春华秋实隙中驹，辛勤的劳作总会在合
适的时候得到有那份本该属于自己的回

报。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春天里，耕
耘不辍，不误农事，秋来时，丰歉不二，泰然
处之。有人说：神马都是浮云。有人问：浮
云又是什么？时间告诉你：浮云就是谷雨，
浮云又是白露、霜降和大雪，浮云还是来年
的惊蛰与清明。浮云不是一个节气，也不是
一个场面，它是一年实实在在的付出，一生
的孜孜不倦的追求。收是云，放是雨。识时
应务，才会收放自如。大地有节气，壮士有
气节。浮云是一种境界，更是一种胸襟。

哦，秋日的云朵赋予大地仓实廪满、庭院芬
芳，秋日的云朵寄予心田优雅宁静、恬淡忧思。

吴国庆（温泉）浅秋云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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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益民（咸安）

作为家庭主妇，我不得不常上街买菜，但
我很讨厌进菜场，还有那由附近村民组成的临
时早市。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竟让我
对于菜市场，特别是早市的观感彻底改变。

每天的早市都很热闹。除了摊位固定的
“菜老板”之外，还有不少近村的翁妪，把自家园
子里吃不完的应季瓜果蔬菜或家藏的泡菜酱
菜拿来卖：一只篮子或两个竹筐，里面盛着几
根紫亮的茄子、带着嫩刺的黄瓜、蒂上还蓄着
黄花的丝瓜、一把拾掇得干净整洁的秋葵；有
的是一小堆新鲜的土豆、带着红泥的花生、修
长或圆滚的红薯；有的是几个玻璃罐子，里面
是颜色诱人的泡菜：大小一般的迷你小黄瓜、
长短一致的萝卜条、粒粒饱满的野蒜坨、片片
清爽的大白菜梆；也有摆几个精致小巧的陶坛
的，里面是香气吸人的酱菜：花生米、黄黑豆、小
蘑菇、鸡鸭肫；还有自家园里结的瓜树上结的
果：金红色的大南瓜、青皮上着一层霜的长冬
瓜、形状并不标准的葫芦和线条潇洒的瓠子；
卖果子的开一辆小电动车，车上鹌鹑蛋大小的
枣儿，黄红相间；熟透的大李子，红黑透亮；铁锈
色的山梨，样儿不美，但味儿不错；还有随地铺
一块塑料纸，上面堆着带着新鲜的水气的菱

角，分老、嫩两堆，还有莲蓬，也分老、嫩两堆，藕
也分两堆而放，一堆洗得干净雪白，一堆糊着
薄薄的一层湿泥。我记得有些菜馆里有一道
菜叫“荷塘三宝”，便是它们了……琳琅满目、
异彩纷呈。让人想起“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
豪奢”，让人想起清明上河图。

早市当然是十二分地热闹。叫卖的、问
价的、争执的、谈笑的，还有不远处的树上嘶
嘶的蝉鸣啾啾的鸟唱，宛如宏大而繁复的交
响曲。我一会儿置身买客之中，尽情与老翁老
妇讨价还价，不为省三分五毛，只为随心所欲的
快乐；一会儿脱身出来，站在远处欣赏它的人群
簇拥和声浪起伏，心中生出很多感动和熨帖，这
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仿佛大病初愈者捧起一
碗热热的米汤时的感动和熨帖。

想起容若公子的词句：被酒莫惊春睡
重，赌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方
明白，那喧闹得令人头痛的菜市场虽是生活
之平常，却可以在瞬间消失，而它的消失是
那样可怕地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

回想“抗疫”期间，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
被困在宿舍不得下楼。一棵大白菜七个土
豆是一周的蔬菜，由学校专门负责提供，其

余的没有。那时，我是多么希望能亲自拎着
菜篮子逛超市买菜，哪怕是农贸菜场和临时
的早市也好，我一定会饶有兴趣地与“菜老
板”们讨价还价、争斤论两。在那一个多月
里，我才深切地意识到喧闹的市场实在是富
裕和自在的写照，几乎可以说是寻常百姓幸
福生活的底色。

失而复得，自然倍加珍惜。当我再一次
看到这样热闹的早市时，已经顾不得嫌弃它
的缺点，而完全沉浸在它的丰足与自由之中
了。试想，这样的早市：人人都可挑担提篮、推
车架板，为自己的富余产品摆摊叫卖；人人又
可以东询西问、穿梭来往，买到想要买的一切
果蔬荤腥。所有的人都是那么从容悠游，所有
的人都是那么惬意满足。早上，一天的开始，
人们就是这样在早市上与熟悉的或陌生的人
交流着不计其数的物品，也交流着如空气一
样不为人知却确实存在的幸福。

我确信，这样的早市在中国的大地上无
处不有，那是中国人幸福的指数。听说南海的
潮冲刷着大陆的堤防，西美的风鼓荡着战争的
阴云。我祈祷：让这潮这风，都化为乌有！永
远！因为，中国的早市不欢迎它们！

程乃平（温泉）早市

挖花生袁丽明（通山）爱在藕塘
当耳畔第一次响起“藕塘”二字，我便忍

不住在脑海里铺开一幅画卷：偌大的荷花池
里，荷叶随风轻摇，荷花娉娉袅袅，“荷风送
香气，竹露滴清响”是村庄的绝美写照。夏
季路过此地，浑身沾满荷香；秋季路过此地，
空气里尽是甘甜的藕香。臆想中，自己是个
衣袂飘飘的美女子，戴着荷叶帽，在花间流
连，不经意间被一池馨香热烈相拥……

这是因精准扶贫而结缘的村庄。第一
次相遇，是在一沓表格里，一长串一长串的
贫困村后，紧跟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结对帮扶
单位。自然，藕塘村与我们是连在一起的。
这表格像一条红线，把素昧平生的两个集体
紧紧绑在一起，从此，我们手牵手，一起走。

第一次到藕塘，我有点小失落，因为眼
前与心目中那番接天莲叶无穷碧的壮景有
很大的落差，村庄里只有一池象征性的藕，
拇指大的地方，嵌在巴掌大的村庄里。整个
村庄呈柳叶型，狭长，细瘦，民房沿公路两边
而建，房后是一条清澈的小溪，山脚紧挨着
溪床顺势而上，连绵着直入云端。群山局限
了村庄的宽度，村里鲜有宽大平整的大禾
场，好在长度还能无限延伸。可贵的是到哪
都是一副刚被大雨冲刷后的干净样子，水泥
路面不夹一丝灰尘，随处皆可席地而坐。也不
像别的村庄那样随处可遇鸡、狗之类，这些家
伙圈养给村容整洁带来很大帮助。走在村庄
里随时可见村民们的笑脸，淳朴，真诚。这些
真切而实在的见闻很快填补了初见时的失落，
我对藕塘有了新的认识，是心生欢喜的。

村里有个耄耋老人叫桂梅，四世同堂，
村里少有的幸福之家。可是命运并没有给
她太多的眷顾，一辈子受了不少苦，至今仍
然贫寒，儿媳不在了，儿子是低保户。桂梅
老人有颗乐观豁达、乐于助人的心，路边撑
一雨伞，摆一茶桶、茶缸，每天早晨烧一锅开
水泡上自己种的川芎或是在后山采的茶叶，
供南来北往的过路人饮用，是桂梅婆三十年
前的习惯，三十多年如一日。直到细心的驻
村工作队长发现，这种精神随着媒体在荆楚
大地广泛传播，一时间，桂梅老人成了村里
的“明星”，前来采访的记者趋之若鹜。

我第一次见到桂梅婆，是陪省报记者去
采访。那是一个夏天，雨后初晴，不是很热，
我们拐过逼仄的巷道走过湿漉漉的台阶，来
到一间斑驳陈旧的房前，桂梅婆正在昏暗的
厨房里炒菜。灶堂里的柴禾正在噼里啪啦
的燃烧，散不去的烟雾缠绕在厨房狭小的空
间里，锅里的干咸菜焖得滋滋作响，满屋都
是记忆里的味道。我们说明来意后，桂梅婆
顿了顿，擦了把手，颤巍巍地从厨房出来。
老人很平淡的讲述自己的境遇，几十年的岁
月，在她脸上留下深刻的印迹。可是她微笑
的样子，真的很美，很慈祥。村民说：哪家有
个难事需要帮忙的，桂梅婆总是在所不辞乐
呵呵到场，村里人都很喜欢她。

工作队为了弘扬这种善良淳朴乐善好
施的精神，特意以桂梅老人名字命名修建了

“桂梅亭”，配备了全新的茶桶茶具，来往路
人除了喝茶解渴，还能停下来小憩片刻。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在藕塘村一个
平凡的村民身上，这种精神得到了最好的诠
释。往后，这种精神还会润泽村中每一位后
代子孙，发扬光大，源远流长。

这些年来，随着社会发展，村里的面貌
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村里有一部分居民，
原本住在金山湾，那是全村海拔最高的地
方，水源不足，每到夏天就缺水。交通极为
不便，进出都靠蜿蜒盘旋的山道，村民没有
交通工具，出一次门得翻山越岭气喘吁吁走
上大半天。近年来在国家避险解困政策的
鼓励下，那几户人家相继搬迁到藕塘集中居
住。随后，村里建了光伏发电站、猕猴桃园
地和扶贫车间，村集体经济有了提高，村民
们在家门口不但有了就业机会，还能靠土地
入股获得分红，日子有了改善。在文旅局帮
扶下，村里相继修建桂梅亭，砌了河堤，新建
了集中饮水的水井，建了崭新的村委会办公
楼，配套完善了文体广场设施，活跃了群众
文化生活，以村里独特的地域文化打造的
《打硪歌》节目曾获全市一年一度的“群星大
奖”，老百姓茶余饭后，唱山歌、跳广场舞，其
乐融融，有了充实的业余文化生活。

藕塘村是一个有温度的村庄，是一个充
满爱的村庄。精神富裕了，物质何愁不富？

从2016年驻村到如今的 五年间，我们
见证村里的大小变化，与村民们早已结下了
深厚的感情。每次路过藕塘的地界，尽管要
去的是别地，可心里会情不自禁涌起一股温
暖，那是踏在回家路上特有的情愫。

母亲在楼下大声喊我，我以为她忘
了带钥匙，赶紧下去开门，没想到是她
挖了一篮花生，要我帮她提到四楼楼顶
上去洗晒。我接过篮子掂了掂，很有些
重，起码有二三十斤花生。

看着母亲满头大汗、衣服湿透、气
喘吁吁，我责怪她说，今天周六，我不上
班，早上应该喊上我去做个帮手。母亲
说，你平时工作辛苦，难得有空休息一
下，这点小事就不用操心了。

近来几天，我天天都在提醒母亲，
今年三伏天长达40天，不要看立秋早过
了，秋老虎横行霸道真正才开始，没事不
要出门，免得中暑，可是……我摇了摇头，
不由得想起了过去挖花生的情景。

小时候，每到暑假过半，我都要跟
着父母亲和几个姐姐去地里挖花生。
那时，我挖花生纯粹是凑热闹、好玩。
我像只兔子在地里跳来蹦去，挖得少，
吃得多。姐姐夸张地说我挖一次花生，
回家两餐都不用吃饭，第二天打嗝还能
闻到花生的味道。

看我津津有味吃着花生，母亲总是
告诫我，少吃多滋味，多吃坏脾胃，生花
生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否则会拉
肚！她嘴上这样说，可是无论我吃多
少，却从没有阻拦过，毕竟，那年代，除
了树上的野果和地里的花生、红薯等食
物，也没什么好吃的。

上初中后，父亲去世，几个姐姐陆
续出嫁，作为唯一的男丁，我成了家里
的壮劳力，到了挖花生的时节，不管我
愿不愿意，母亲总要喊上我，这也是我
暑假期间唯一能帮母亲做的事了。

挖花生的时间多半在早上和下午
五点以后。这两个时段气温相对低，太
阳对身体的伤害较小，但每天就是挖几
个小时我也累得要命。母亲借挖花生
教育我，吃得苦中苦，做得人上人，要想
长大了不干体力活，就要考个大学，找
份好工作。

有一次下午挖花生，毒辣的阳光把
我身上晒得红一块紫一块，我热得实在
不行了把衣服脱下来。这下子可不得
了了，我的手被地里的杂草扎出了一条
条血红的印，花生藤上的小虫虫咬得浑
身上下都是小包包，我痒得要命，不停
用手挠。

母亲挑花生回家返回来看见这情
景，泪流满面，她心疼地把我拉到身边，
唠叨着，儿啊，你真是傻，怎么把衣脱了
呢？又拿出湿毛巾拼命给我擦。晚上
洗完澡，她把花露水喷在我身上，不停
地为我摇着蒲扇，直到我睡去。

考上大学，参加了工作，我把母亲
接到城里，她仍是闲不下来。在杂草丛
生、乱石遍布的山旮旯里整了好几块菜
地，每年都要种各种蔬菜和上百斤花
生。她说，我喜欢吃花生，她活一年就
要种一年，以后不在了，我再去外面买。

我不高兴地说，花生地离家里两里
多路，把这么多花生提回家，看你累
的！母亲说，不累，不累！年轻时就是
再多提点也没问题。可母亲毕竟不年
轻，已经过83岁了！

我说，母亲，您下次挖花生再叫上
我吧。母亲摇了摇头说，这个事你就不
用管了，一心一意做自己的事吧，剩下
的花生，我分三次挖，每次挖一点，提起
来就不会累了。

小时候，母亲带我去挖花生，是想
通过劳动让我懂得生活的艰辛，激发我
好好学习，跳出“农门”。现在，她不让
我挖花生，是想让我静下来一心一意工
作。无论是要我挖花生还是不让我挖
花生，都是她对我的一种爱啊！

既然挖花生代表的是母亲对儿子
的爱，那么，提着二三十斤爱回家，她又
怎么会感觉累呢？


